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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這個名字，幼時常從長輩間聽聞。雖感

好奇，始終沒有追問詳詢，更沒有想到這個聽來很

地道的名字，其實是一位港府英籍官員。一晃眼到

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開始閱讀香港歷史的書籍

和文章，更有幸接觸到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學

報，驚覺自己雖然喜歡歷史且著迷舊事，卻對本地

歷史、地區沿革和習俗幾乎一無所知，學報刊載的

文章可說啟蒙了筆者對香港史的興趣。當時注意到

不少文章都是出自一位叫 James Hayes 的學者。

輾轉數年，筆者驚訝這位 Hayes，原來就是兒

時家人提到的許舒。後來更得知，六十年代初當政

府要清拆家族的祖村（牛頭角村）時，他曾盡力協

助安頓村民，以減低他們失去家園的痛苦。拆村

後，許舒仍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和村民保持聯絡（包

括筆者的家人）。這原非其職責，卻表現了他對村

民的關心。還記得兒時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幅照片，

相中人是筆者的叔公和一位個子不高、面上留著小

鬍子的外籍人士。當時就暗忖，那位外籍人士是

誰？為何會與對英語一竅不通的叔公合照？答案

自然是許舒。

到了 1992 年，就在香港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

博士學位的聚會上，筆者鼓起勇氣，上前自我介

紹，感謝他帶領進入本地史的領域之餘，更感激

從前其對家人的幫助。一聽之下，許舒異常興奮，

隨即向身邊的朋友訴說一些三十年前的往事。自

此許舒成為筆者亦師亦友的忘年交。一年之後，

筆者安排了一次許舒和幾位舊牛頭角村村民的聚

會，結束後，許舒說他仍清楚記得每一位出席者（I 

remember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令筆者驚

嘆之餘，也反映他著實關心他們。這次聚會，許舒

其後在他的回憶錄 “Friends and Teachers” （中文

書名《三人行必有我師》）也有提及。

許舒博士（Dr. James W. Hayes）從 1990 年起

移居澳洲，不幸於本年 7 月初在悉尼去世，享年

92 歲。他數十年來孜孜不倦研究本地歷史、文化、

習俗和社會，成就斐然。如上文所說，筆者對香港

史的興趣，便是源自其地區研究文章。從事公職

（1956-1988）期間，跟當時一般官員相比，他格

外關心市民的福祉，會想方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

許舒退休後，每次回港，日程總是排得滿滿。很多

相識數十載的本地友人、舊同事和學界的朋友，莫

不期盼一聚。其人緣之廣，可見一斑。

許舒 1930 年出生於蘇格蘭，1952 年畢業於倫

敦大學，獲歷史（榮譽）學士學位，不久即被徵

召入伍。1953 年，他首次踏足香港，不過並不是

旅行，而是以陸軍少尉身份被派往韓國參加戰爭。

就在前赴戰場途中，在羅湖和上水軍營駐紮六週，

為參戰作準備。這段經歷，成為他對香港和東亞歷

史終生興趣的催化劑。

退役後，許舒取得歷史碩士學位。1956 年加

入英國的殖民地政務官行列（政務官當時仍稱為

cadet officer），之後獲派往香港。輔政司署很快便

為他選取了「許舒」這個中文名字。學習粵語一段

時間後，於 1957 年出任南區理民官。和今天的南

區的概念不同，當時的南區是指將軍澳、清水灣、

南西貢及大部分的離島。作為地區專員，理民官的

職責涵蓋面廣且要求極高，一方面必須改善當地居

民的生活，同時亦得尊重他們的傳統。

當時英國管治新界（包括離島）雖然已超過

半個世紀，很多鄉村傳統和社會結構卻依然完好無

缺地保留下來；相反內地卻因太平天國興起、革命

活動、政府政策、抗日戰爭以及政治運動等原故，

不少舊有制度和習俗均受到無情的破壞和摧殘。相

比之下，五六十年代新界地區的傳統數百年來沒

有很大改變，更被西方學者喻為活生生的博物館

（“living museum”）。

悼：半世紀常學習、常分享：本地史學家許舒畢業了……*

高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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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的新界政策是盡可能維持原居民的生活

方式和傳統。許舒認為，必須先了解村民的日常，

才知道如何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於是在上任的首

六個月，走訪了南區幾乎所有的 180 處村落，並為

當地做了詳細的紀錄。許舒並未意識到自己的所見

所聞，在十多二十年後將會一去不返，而當時的訪

問和筆記，也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決定在大嶼山石壁興

建水塘，需要遷移當地四條村落。許舒發現石壁村

早自十五世紀已建成，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

載，於是開始採訪村民，並記錄他們的祖先牌位和

牌匾上的銘文，還收集土地所有權契據和家譜，更

鼓勵同事參與，很快便構建起有關該村的口述歷史

和文獻檔案。這段經歷為日後他的地區研究工作埋

下種子；在香港來說，實屬開創性的研究方法。

六十年代，許舒先後在徙置事務處和華民政

務司署工作，公務上往往需要直接面對民眾，很清

楚明白市民特別是草根階層的困境。在筆者和許舒

的交往中，他經常提起當時的情況，即使幾十年

後，仍不能忘懷那段艱辛日子，耳聞目睹的點點滴

滴。

從 1975 年至 1982 年，許舒擔任荃灣民政專

員及市鎮經理（Town Manager，這是當時政府為

發展荃灣設立的特別職位，地位高於地區專員）。

1977 年，港府宣布將興建地下鐵路，並以荃灣為

終站，荃灣即將面臨巨變。為保留村民的舊有生活

方式，許舒盡力協助他們遷往附近重建的新村，今

天在荃灣和葵涌的新村入口處，仍不難發現由許舒

所題的牌坊。

荃灣從五十年代末開始發展為「衛星城市」，

直到地鐵工程開展前，尚留下一些舊村落和傳統社

區的結構，包括乾隆時期已建立的三棟屋及個別鄉

事組織。對歷史沒有興趣的官員來說，工作本來可

以很簡單，一律清拆便可，畢竟七十年代的香港，

不論政府和民間，對保育並沒有熱切的訴求。要知

道中環舊郵政總局及尖沙嘴火車站這兩座被喻為

極具特色的建築，都在那一兩年間拆卸。

許舒理解保留重要歷史建築的意義，遂聯同

地區領袖積極爭取保留，作為荃灣歷史的見證。

政府最後同意保育三棟屋和海壩村（今德華公園

位置）的一座村屋及其旁的義璋陳公祠，前者於

1986 年更成為法定古蹟。十年後，許舒再致力協

助保留位於柴灣的羅屋。三棟屋和羅屋其後均成為

博物館，述說開埠前鄉民如何胼手胝足，在這裡落

地生根的故事。

1987 年，政府嚴格執行公務員須於五十七歲

退休的規定，許舒遂從新界政務署署長一職退下，

對此他曾表示相當煩惱（“This left me decidedly 

vexed”），原因是他覺得對新界的工作和責任尚

未完成。不過退休後，許舒仍以另一方式服務香

港，筆耕不斷，撰寫學術文章和出版專著，為研究

香港歷史作出巨大貢獻。

1949 年以前，在很多中西學者眼中，香港只

是中國的邊地，不如中國本土（China Proper）那

麼能體現出傳統的中國風貌，因此有關香港本土的

論述不多。香港研究的序幕是由那些非歷史專業的

有識之士拉開的，他們的成果逐漸為香港這一地域

的研究確立了地位，為後來的專業學者奠定了基

礎，許舒正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 

1960 年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在港復辦（該

會原於 1847 年在港成立，1859 年停止活動），香

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林仰山（Frederick Drake）發表

題為《亞洲研究      歷史遺產與任務》（The Study 

of Asia: A Heritage and a Task）的演講。許舒聽後

如沐春風，決心「常學習，常分享」（ Learn all 

the time, and share all the time），這也成為他在其

後超過半世紀裡的座右銘。

兩年後，許舒撰寫了首篇和香港有關的學術

文章《1898 年新界生活方式》（The Pattern of Lif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1898），並發表在皇家亞

洲學會香港分會的會刊中，該論文也成為學會轉向

本地研究的開山之作。論文發表後，倫敦經濟學院

的弗里德曼教授（Maurice Freedman）鼓勵許舒，

應多加研究地區特別是新界的歷史。1975 年，許

舒以香港六個地區為題的研究獲頒倫敦大學博士

學位。

除自身研究外，能力所及，許舒往往熱心協

助和支援中外學者，特別是人類學家進入社區，使

他們融入當地以便進行田野考察，更協助這些學者

尋找相關檔案。這方面的貢獻在六十年代對香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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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發展和延續相當重要，卻鮮為人知。 

職務上許舒非常敬業和勤奮，學術上亦以嚴

謹和專業的態度從事本地歷史研究。五十多年來他

積極參與學會的工作，並於 1967 至 1980 年間出

任學會期刊編輯一職，更於 1983 年至 1990 年期

間擔任會長。多年來他發表了大量研究文章，主題

範圍從地區歷史、中式習慣法、廟宇、祠堂、銘文、

華南地區習俗及信仰、宗族組織、語言到裝飾藝術

等，洋洋大觀。

退休後，許舒於 1990 年移居澳洲悉尼。直到

逝世前不久，仍就香港及華南的不同主題，撰寫專

題文章，更出版了多本重要著作，這些都成為本地

研究的經典讀物。

為了表彰他對香港的貢獻，1992 年香港大學

授予許舒名譽文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亦於 2008

年授其榮譽院士。

正如他的座右銘「常學習，常分享」，許舒

一直樂於與他人分享研究心得。對香港特別是新界

史地感興趣的人來說，他的文章和專著仍然是必不

可少的讀物。一代又一代的史學者、語言學家、考

古學家及人類學家均曾受益於他，香港研究今天得

以百花齊放，許舒的努力功不可沒。

編註：

*  原文刊於 2023 年 8 月 20 日《明報》副刊。本通

訊得到《明報》及作者同意在此刊登。

2

圖 11、2004 年筆者攝於許舒的生日晚宴，右方為另一位香港歷史巨人施其樂牧師（Rev. Carl Smith）。

圖 10、1977 年許舒出任荃灣民政專員期間和其他官員商討當地的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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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博士所藏廣州旗地右司執照 *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筆者手上持有 484 張來自許舒博士的廣東土

地契約文書，其中三分之一是原契；三分之二是複

印本（一比一複印），內容盡是田土、房屋或店

舖買賣合約等等。這批契約，大部分經由科大衛

教授轉贈，小部分則是許舒博士直接送給筆者的。

這 484 張的地契的相關產業，分佈於番禺、南海、

東莞、中山、台山、寶安、潮安等縣。

484 張土地契約文書中，211 張是屬於廣州城

內及周邊地區的，最早是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 番

禺縣境內的斷賣田地印契，而最晚則是 1955 年由

廣州市人民政府房地產管理局發出的「房地產所有

證」。產業坐落地方，城內旗區（八旗駐防區域）

有 16 張、西關區有 39 張、南關區 38 張。其餘的

118 張，坐落地點包括城內民區、城外東關區和河

南等等。

這批契約文書，絕對是探討廣州土地歷史的

寶庫，包括了其中一張由廣州駐防八旗右司衙門

於宣統三年（1911）發給民人章國榮的《執照》的

複印本，約 40 釐米（闊）x 50 釐米（長），估計

是按 1：1 進行複印的。（見附錄一）。這是筆者

首次發現廣州旗地執照，資料非常珍貴。為方便閱

讀，現抄列並加標點如下：

執照

駐防廣州右司衙門為給發執照事，案奉

將軍、副都統諭：將旗境各處餘地自行

建蓋房間，應行清查諮部立案，每年納

交本旗額租，以為津貼辦公之用，毋庸

報部核銷，諭知滿漢八旗妥籌辦理，如

有不照額納租及敢拖欠者，各該旗即行

稟明究辦，以重旗務，飭司發給執照管

業，照內註明偹案。今查鑲白旗珠字第

七十六號盤福里第九段第三十一戶正房

三間偏廈□間，自行建蓋，每年照交本

旗額租銀柒錢貳分，不准遲延拖欠。如

添蓋房間，按照加租；若追交下手，更

名承租，必先將此照交回本旗轉移右司，

另給新照，倘有不遵，私相授受，隱匿

原照，以及分租割賣等弊，一經發覺，

或被查出，即將該房查封不貸，毋違須

照。

右照給章國榮執此

宣統三年七月廿七日照

右司衙門

這份文件是關於廣州駐防八旗的土地。廣州

旗地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劃定的。它座落老

城西面，卻相當於老城的三分之一面積。旗地的西

面邊界是城牆，主要進出口是西關。東面邊界並

非直線，而是呈直方「之」字型，從北向南伸展，

先從北門內東側的九眼井往南走，到蓮花井，才西

拐入長泰里，至八旗將軍府（原靖南王府）東旁，

一直往南到歸德門。由於八旗駐防土地是軍區，因

此管理旗地是八旗將軍的職責所在，廣東省巡撫無

權過問。

從文件內容得知，清末廣州旗兵駐防區域的

土地，是先以八旗劃分，再劃街號和門號的。這執

照內的相關土地位於鑲白旗珠字第七十六號、盤福

里第九段、第三十一戶。全屋由三個房間組成。由

於此屋是「自行建蓋」，於是有關部門（右司衙門）

決定向戶主章國榮發出《執照》，但要收取年租白

銀七錢二分。《執照》內聲明日後如添蓋房間，便

須加租；若戶主將房屋轉租第三者，則須將本執照

交回右司衙門，再由新戶主申請新的執照。

這份文件很有意思，它釐清了清朝廣州旗地

管理上的一些重要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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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旗地的管理，是將房屋從土地分出來，

作為單獨的業權處理，這在清朝的政府制度上是很

罕見的。這個安排，是因為旗地的業權是屬於朝

廷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地」。旗地規劃的目的，

本來是安頓駐防八旗，故此兵士房舍的分配是首要

任務。廣州駐防兵額是 3000 人，每個旗兵都可在

所屬旗段內興建 2 至 3 個兵房作為居所。至於兵房

的分配數目，則是按兵種而定。其中前鋒、領催、

馬甲獲分配 3 個兵房，而礮手、弓鐵銅匠、副甲和

步甲則獲分配 2 個兵房。1 由於駐防旗兵是與家人

同住的，3,000 個兵額，就是 3,000 個家庭。在這

制度之下，旗兵雖被分配房舍，並不等於他們擁有

業權（土地或兵房）。現在八旗將軍要把官地租賃

出去，讓人在其上搭建房屋，他便需要對這些房屋

進行登記。情況有點像 19 世紀末香港政府發出的

《暫居牌照》（Squatters’ License）。不同的是，

八旗將軍所發出的，叫做《執照》而已。

主管旗地租務的，是一個叫做右司的衙門。

右司，亦稱右司衙門，是駐防八旗中的賬房，由於

衙署位於將軍府署的右邊，故稱右司。2 右司本來

的職責，是管理八旗銀庫。一切銀兩出入，都歸

右司負責。他管理著兩筆金錢，第一筆是放在藩

庫內約 6 萬兩的乾馬銀，這筆乾馬銀將以一分五

厘左右的利率借給鹽商，於是便產生第二筆金錢。

每一年，都由右司去布政司衙門領取這筆數千兩的

利息，貯在八旗自己的銀庫內，借給遇有需要的旗

兵，分十個月在工資內扣還。按照規定，每逢四、

九之日，八旗都要公開打開這個銀庫盡行驗查，

「屆期司員齊集堂中，設公案，上列天平法碼。庫

房外郎誦冊某款應支領某項若干，當堂開箱交出，

彈兌畢，房外郎將即日所支領大小總綱數目，呈堂

覆核存案。」3 但自 18 世紀中葉開始，右司衙門也

開始管理旗地的租賃。這源於乾隆二十年（1755）

皇帝下旨裁減福州和廣州兩地的駐防漢軍數目，好

讓因此而騰出來的兵房，給北京的滿洲兵進行填

補。起初朝廷的想法是 1,000 人，到乾隆二十一年

（1756），則敲定為 1,500 人。4 為了幫助這些被

迫「出旗為民」的漢軍家庭，廣州八旗將軍李侍堯

容許「出旗為民」的家庭，可以在旗境餘地蓋造房

屋繼續居住，「將旗境毗連民舍房屋不便配給兵丁

居住者，悉交右司招租，作為八旗公用。」5 即是

說，出旗為民的漢軍，如果想繼續留住在旗地的，

還是有可能的。唯一的分別是，由於不再享有房屋

配給，他們開始要向「右司」繳付租金。之後的發

展，旗地的租賃也開放給一般漢人。

目前駐防八旗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房屋租賃，

但很有可能正正就是這個收入支撐著入不敷支的

駐防八旗制度。光緒五年（1879），《駐粵八旗

志》編成，書中臚列了一大堆右司正在收租的旗地

資產。租金根據資產來源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公

共用房租」，是城內八旗官房內有毗連民舍零星房

屋不便配給兵丁居住的房屋租金，共有 879 間半，

每月額租共 161.32 兩（年租便是 1,935.84 兩）。

第二類是「羣房地租」，是將軍副都統署外羣房

（2,864 間），及魚塘（10 口）、菜地（16 塊）、

廁坑（2 塊）、空地（11 段）、菜濠地（4 塊），

並東校場礮營餘地（162 畝）和燕塘墟地茅屋（130

間半），年租計算，共 2,873.863 兩。第三類被稱

為「裁汰兵房租」，記引裁汰滿洲兵省出來的房

舍，共 376 間，每月額租 33.5 兩（年租便是 402

兩）。6 三個類別加起來，廣州駐防八旗每年從租

賃土地和房屋的總收入，約 5,211 兩，非常可觀。

另外，不少學者主張各省駐防八旗是清朝族

群隔離政策的體現 7，其實不然。旗區的房屋租賃

者，不問身份。在這張《執照》中，章國榮，不在

旗籍（否則會注明）。章氏可以是出旗為民的漢軍

後裔，但也可以是普通的漢人。隨著旗區的租賃生

意愈來愈大，外面遷入旗區的人也愈來愈多。在租

賃市場開放的情況下，「族群隔離」不可能是現

實。

如果我們撇除旗地的軍事色彩，它活像一個

鄉村。在這個鄉村內，八旗將軍是村長，至於旗

兵，就是有「入住權」的村民，旗地是他們的嘗產，

而右司則是嘗產的管理人。

註釋：

*  筆者感謝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優配研究金（CUHK 14600921）的資助。

1 光緒《駐粵八旗志》，長善編著，1879，收入《續

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第 859 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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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頁 687。

2   光緒《駐粵八旗志》，卷 3，頁 859。

3   光緒《駐粵八旗志》，卷 3，頁 705。

4 《清實錄》，第 15 冊，乾隆，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卷 486，頁 88；卷 493，第 198 頁；卷

500，第 296-297 頁；卷 516，頁 520-522。

5     光緒《駐粵八旗志》，卷 14，頁 102。

6   光緒《駐粵八旗志》，卷 3，頁 706-707。

7   路康樂著；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

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1681-1928）》，

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4-39。

圖 12、廣州駐防八旗右司衙門於宣統三年（1911）發給章國榮的《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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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香港研究工作方面，許舒博士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在香港新界原居民的眼中，他

是一位會說廣東話、重視中國傳統及地方文化、謙恭而又值得尊敬的政府官員。許舒博士是一

位學者官員。

許舒博士於 1956 年來港，成為前香港政府的「官學生」(Cadet Officer)。他參與香港公務

員行列 32 年，在 1988 年退休之時是「新界政務署署長」。在這 32 年中，他除了履行他的日

常公職外，還參與、觀察、研究和記錄了過去數十年來急劇改變的香港社會與文化。

許舒博士在任職公務員期間，曾參與多項對香港民生有重大影響的發展計劃。這些都是十

分艱巨的工作      在推動香港發展之同時又能夠保存地方社會組織與文化。當許舒博士在 1957

至 1962 年間出任「南約理民官」時，政府正在大嶼山興建當時全港儲水量最大的石壁水塘，

他要安排受水塘計劃影響的原居民村落的遷徙工作。三條村落中，兩條在大嶼山覓地安頓，一

條則選擇移居荃灣；侯王及洪聖兩間廟宇亦能隨村遷移。村民雖然受到水塘興建計劃而要搬遷，

但他們亦慶幸自己的社區可以維持完整。

在 1975 至 1982 年間，許舒博士出任荃灣區的「理民官兼市鎮專員」。他的其中一項工作，

是協助發展在當時包括青衣島及葵涌區的荃灣新市鎮，今天的葵青區是在 1986 年才劃分出來

的。這時期的安置工作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受影響的，除了原居民外，還涉及數以千計居住在

寮屋的移民。政府為受到新市鎮發展計劃影響的村落覓地重建，而居於寮屋的移民則獲編配公

共房屋。同樣地，所有歷史悠久的及一些新建的廟宇，都在新發展區內得到了永久的廟址。今

天，這些廟宇成為新市镇居民宗教崇拜的地方，信眾包括當年的移民，以及他們在香港出生的

下一代。

雖然荃灣已經成為一個都市，但在地區事務上，原居民及鄉事委員會仍然扮演著一個重要

的角色。在 1976 至 1982 年間，區議會制度首先在荃灣區試驗推行，其成功有賴當時三個鄉事

委員會及地方領袖的支持。當許舒博士在 1982 年調職時，荃灣社區贈予他「荃灣第一榮譽市

民」的美譽；而那些接受搬遷的灣村民，為了表彰許舒博士對他們的幫忙，他們把他的名字刻

在村口牌樓上，成為村名的題字人。

許舒博士在民政事務署及新界民政署的工作讓他有機會接觸香港不同的地方社會。無論

在上班時或下班後，他都勤奮工作。在 1988 年退休時，他已經出版了兩本書及無數的文章，

在繼後的 20 年裡，他又再完成了四本著作，包括一個南中國鄉村文化的研究及一個 1898 至

2004 年間香港新界及其居民的報告。他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好奇心，讓村民認識到自身傳統

文化的價值，亦為他的著作找到第一手資料。許舒博士對地方社會的興趣，令到很多鄉村精英

對族譜及袓先歷史記錄產生了自豪感。

許舒博士絕對不是一位隱世學者，他把大部份時間都貢獻給研究香港的學術界，他曾經

擔任皇家亞汌學會香港分會會長七年，該會籌辦講座、海外及本地田野考察，亦出版一本有著

崇高地位的、刊登香港及亞汌研究的學術期刊。自 1967 至 1980 年的十四年間，他擔任期刊的

主編。許舒博士亦為有興趣研究香港地方社會及文化的學生及年青學者大開方便之門。多少年

來，無數的學者都曾受惠於他的意見及建議。作為一位前公務員，他為學者們提供了如何尋找

和使用政府檔案的竅門。

許博士一直以來都強調民間資料，特別是地契、族譜及商業記錄等，對歷史研究的重要

2008年香港科技大學頒授許舒名譽大學院士讚詞



田野與文獻　第一百零三期　2023.07.15 第 23 頁

性。在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他在坊間購買了大量的地方文獻。除了協助美國史丹福大學的

胡佛研究所搜集館藏外，他更將個人的收藏開放作學術研究及出版之用。東京大學出版了一套

兩冊有關廣宗族土地文獻的書籍，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亦相繼出版了四冊文獻資料叢

刊。對從事中國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學者來說，許舒博士存放在香港及海外的收藏品，提高了他

們對這類文獻資料的認識和使用的關注。

總的來說，許舒博士可以說是地方社區及學術界的「維護工程師」。但他並沒有忘記別人

對他的幫助，香港大學出版社在 1996 年出版了他的工作回憶錄 Friends and Teachers ，中文書

名取自孔子的說話：「三人行必有我師。」這話道出了他感謝友人，特別是新界的朋友，給予

他學習的機會。這本回憶錄的書名亦貼切地描述了我們這位「亦友亦師亅的學者官員——許舒

博士。

副監督先生，本人謹代表香港科技大學，恭請閣下頒授榮譽大學院士予一位專注研究香港

及香港居民的學者官員許舒博士。

許舒博士的學歷及在香港的任職簡表

1956 年， 在 倫 敦 大 學 亞 非 學 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取得碩士學位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1975 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完成博士學位。

1992 年，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2008 年，香港科技大學大學榮譽院士。

1956 年來香港，任香港政府「官學生」(Cadet Officer) 。

1957-1962 年，任南約理民官 (District Officer South)。

1963-65 年，出任徙置事務處督導官。

1966-1967 年，擔任首席副華民政務司 (Chief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1968-1971 年，民政署港島民政專員 (City District Commissioner, Hong Kong Island)。

1971-1972 年，商署助理署長 (Assistant Director, Commer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1973-1974 年，市政事務署肋理署長。(Assistant Director, The Recreation and Amenities 

Division)。

1975-1982 年，出任荃灣區理民官兼市鎮專員 (District Officer and Town Manager)。

1982-1984 年，先後出任署理勞工處處長及副處長 (Acting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1985-1987 年，任新界政務署署長 (Regional Secretary)。

1987 年年底退休。

1990 年，妻子黃超媛女士於副文康市政司職位上退休，同年兩人移居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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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博士著作簡表

編按：由於篇幅所限，這裏只簡單的列出許舒博士的部份著作，詳盡的著作目錄可參閱 Hugh D.R. Baker, 

ed., A Pattern of Life: Essays on Rural Hong Kong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Studies Series by James 

Haye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0) 書 中 的 “Bibliography of Works by Dr James 

Hayes,” compiled by Colin Day, pp. 381-394.

 

專書

•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onn.: Ar-

chon Books, 1977. 

•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suen Wan: Growth of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譯本：《蒼

海桑田話荃灣》。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1999）。

•	 Friends &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1953-8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outh China Village Cultur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

versity Press, 2006. （中譯本：林立偉譯，《新界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2016）。

書目章節

•	 “The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clan Village.” In Topley, Marjorie ed. Aspects of Social Orga-

niz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Cathay Press. 1964, pp. 10-15.

•	 “Chinese Village on Hong Kong Island Fifty Years Ago: Tai Tam Tuk, Village under the Water,” in I.C. Jarvie 

ed.,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Hong Ko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p. 29-51.  

•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75-

111.

•	 “San Po Tsai (Little Daughters-in-Law) and Child Betrothal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from the 

1890s to the 1960s.” In Maria Jaschok, Suzanne Miers, ed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

vitude, and Esca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Zed Books, 1994, pp.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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